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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如梭，转眼间，2023年就走到
了末尾。
  回眸过去的一年，有不舍，有欣
慰，有泪流满面的感动时刻，也有恍然
若失的迷茫瞬间。或得或失，都将要成
过去，面对崭新的一年，卸掉身上那些
虚无的负累，轻装上阵，用饱满的热情
和信心拥抱202 4，拼尽全力去追逐梦
想，挥洒汗水，让用心度过的每一天都
闪闪发光。这些光或许微弱，但是我希
望，它不仅能照亮我脚下的路，也能给
周边的人们带来一丝温暖。
  2024年，我希望我会变得更加坚强
和洒脱，更加自信和勇敢。我愿有更多
的力量去拉一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有
更宽广的胸怀去包容那些无心的过失，
去接纳那些悔过的灵魂。站在山顶望向
远方，远方更远，擦亮眼睛看蓝天，蓝
天更蓝。
  2024年，我希望我会变得更加柔软
和坚韧，更加善良和慈悲。我不愿我淋
过的那些冰冷的雨，再一次淋湿别人的
世界；也不愿我承受过那些刺骨的痛，
再次穿透别人的胸膛。心怀阳光，春天
常在，心存善意，相遇美好。
  2024年，我希望我遇到你，你也遇
到我；我希望我对你微笑时，你也对我
微笑；我希望有人为我留灯，你也有良

人相伴左右；我希望我
的好梦成真，你也马到
成功；我希望我能心若泰
然，心海帆影翩翩，你也能安然入梦，
梦里星光满天。
  2024年，我希望幸福的人更幸福，
美满的人更美满，甜蜜的人更甜蜜，喜
欢的人更喜欢，阳光的人更阳光，灿烂
的人更灿烂，美好的人更美好，温暖的
人更温暖。
  2024年，我希望家国安宁，山河无
恙，百业振兴，万马奔腾。
  2024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2024年的
大幕快要拉开了，2024年的舞台就要张
灯结彩，锣鼓喧天。2024年的第一缕阳
光会如同追光灯一样打在你我的身上，
灿然、夺目、温暖、明亮。
  挥别2023，期待2024。我将高擎阳光
和责任，肩背星光和担当，扬帆启航，
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为一棵小草驻
足，对一座高山敬仰，为一条潺潺的小
溪鼓劲，对一片辽阔的海洋歌唱……我
要穿越城市和村庄，把文明和爱播撒，
收获无限希望；我要跨过田野和山岗，
把绿色还给大地，让山风吹着白云
飘荡。
  2024年，是我的，也是你的，2024年
属于每一位心怀梦想、善良温暖的人。

2023，为你的眷恋
       □吕学民

你采撷春日里那枚
娇艳艳的花朵 别系
我高高的发髻
于是，酥软软的春光
醉眠在我叮叮咚咚的心怀

你拂拭夏季里那道
咸涩涩的光阳 呈奉
我火火的面庞
于是，滚烫烫的夏日
雀跃在我蓬蓬勃勃的额际

你掬捧秋日里那抹
沉甸甸的彩云 镌绣
我炯炯的眼眸
于是，香啧啧的秋阳
涂抹在我深深浅浅的足印

你牵领冬季里那程
白熠熠的雪原 润泽
我冷冷的脏腑
于是，甘冽冽的冬意
流淌在我曲曲折折的脉络

2023，你把天地间日月星辰
种植在仆仆风尘的朝霞夕阳
2023，我把为你的痴痴眷恋
撒播在柳绿花红的春风秋雨

期待我的2024
         □尚庆海

  树木，在乡村，因为依了院落才有灵魂。
  城市的树木则不同，大都毕恭毕敬地立在街道两旁，
根在方寸之间，身在规矩之中。或许公园是可以让树木稍
稍放松一点的地方，但依然是拘泥于各种条条框框中，难
以尽兴伸展。这些树木多来自异地他乡，经过千山万水的
跋涉，根底残留的故乡的一点泥土几乎抖落殆尽，之后多
是因为水土不服而半生半死，黯然神伤，一副失魂落魄的
形态。树，也就没了本色。
  昨天侄子搬新家，刚进客厅，一股很熟悉的味道让我
精神一振。墙边，一套崭新的沙发板板正正地摆放着，老
榆木的。是的，这正是我一直想念的味道。
  在我的老家，树木多是朴素的枝叶，简洁的身形。柳
在湾塘，临水照影，算是最美的；杨在路边，身清影正，
颇具丈夫气；槐在街心，沧桑满身，是小村的传奇。这
些，就像乡音，一念一感动，一听一亲近。其实我念想
的，是榆树。不说榆钱可以生吃，可以熟吃，也不说榆树
皮面可以擀又滑溜又筋道的面条，单单一根细细的枝条就
足以让孩子晃来晃去玩很久。
  榆树，坚韧，质感好，有担当，被乡亲们称为家榆，
墙内墙外一栽，即使清贫的一户人家，也就显得庄重了。
若谁家房子是一色的榆木梁檩，是很让人羡慕的，主家也
会腰杆挺得笔直。在乡亲们心里，睡在榆木檩条的房子
里，踏实。早些年给孩子提亲，若是到了七八成的眉目，
有些女方父母会在媒人的引导下，绕男方的院子转上一
圈，更有那细心的会到房子里坐坐。一边聊天，一边仰头
看一眼。此时主家心领神会，底气满满地说：“这大梁檩
条全是老榆木，挺妥得很，真是没个坏。”若是其他杂
木，女方父母则默默沉下脸来，说一句托词就往外走。
  一副榆木檩条，似乎彰显了家庭的殷实，常常能决定
一段婚姻。
  待我快成家时，日子虽然渐向好转，大家对榆木檩条
不那么看重了，但
孩子亲事的成败

依然十分注重院落的规整、房子的新旧，所以父亲一直想
盖一座新房子。那时农村的生活实在太差，几个哥哥姐姐
接连成家，再加上母亲重病，让父亲这个在钢铁厂锻打了
多年的硬汉，已经形销骨立。我实在不忍心让他再过操
劳，冥冥之中也有种预感，这村子我终究是要离开的，所
以对盖新房一事极力反对，甚至一度和他怄气，在打工的
县城一待就是两个月。谁知，待我从城里回来，房子已经
拔地而起。那房子砖石结构，水泥抹顶，鹤立鸡群一般，
耸立在小村的一隅。
  父亲坐在院子中间，正静静地朝着房子出神。我原本
是要争吵几句的，但看他因操劳更显憔悴的样子，实在不
能再说什么。还能说什么呢？或许，为孩子打造出一座好
房子，是一个父亲一辈子的荣耀和担当。
  我轻轻叫了一声父亲，以为他会兴高采烈地和我说说这
房子，不想他低沉地呢喃道：“我欠你一副好榆木檩条。”
  那新屋的檩条，是杂木的。其实，我知道，这已经用
尽了父亲最后一点气力。
  多少年，父亲看这新房子的眼神，一半是亮光，一半
是暗影。直到他病逝，都是住在那老屋里，没在新房子里
睡过一个晚上。随着我和爱人的离开，没有人气滋润的院
落，似乎经不起岁月摧残，那新房子的房顶渐渐塌陷。今
年回去的时候，我以为应该彻底塌掉了，当推开那残破的
门，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房子的中央，不知道什么时
候长出了一棵树，竟然比碗口还要粗了，那纵横的枝丫顶
住了两根檩条，托起了房顶的一角，撑起了一片小小的
天。那，是一棵榆树，是一棵榆树！整个房子，不，整个
了无生机的院子里，只有它呼吸着。
  城市里，会有这样的树吗？


